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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白渡橋與中山桶
一決策背後的人文省思

外白渡橋的記憶是屬於 吃頓飯，到外白渡橋下走

母親的，而中山橋的 走，想著真好飯店與橋竟然、

記憶是屬於我的 。 都還在 。

到外白渡橋走走 只是拆橋最容易 .

百老匯大樓的頂層直直望 回程的飛機上，空姐遞來

下去，他們指著大橋邊的小 台灣的晚報， 一版頭條是中

鐵橋告訴我們，那就是有名 山橋決定在十一月拆除 。

的外白渡橋 。 那天晚上適逢 我珍藏了這麼一張相片，

陰曆初一及颱風將帶來的豪 應該是兩歲左右時，穿了媽

雨，黃浦江要面對有紀錄以 媽親手編織，粉紅色的毛線

來的第一高潮位，接待我們 衣褲，穿了紅色的小皮鞋，

的他們不敢喝酒，于上一律 背了紅色漆皮的小皮包 ( 據

都是碧綠的小麥汁，不過沒 說是上海買的) ， 一本正經

有聽說有人建議拆了外白渡 地在中山橋上拍了這張照

橋 。 片 。 當時橋棵也算是管制

雖然黃浦江滿潮，我們仍 的，不知為何會留下這樣一

是坐上八點的船遊江，一岸 張照片 。

是浦東，金茂大廈 、 東方明 相片中精緻的橋身與漂亮

珠塔高入雲霄 ，與香格里拉 的橋柱，早在三十年前拓寬

飯店等爭相輝映，另一岸的 橋面時拆除 。 十年前吧，又

浦西仍是原原本本的上海 為了 「改善」中山北路的交

灘，在設計精美的燈光照射 通，以及配合基隆河截彎取

下，呈現出無比的懷舊魅 直計畫，要再將中山橋僅剩

力 。 的橋轍拆掉 。汐止的做大

聽說了上海的繁華，父母 水、基隆河防洪與中山橋橋

竟然動心想再回去看看， 敬的關係是不是那麼密切，

「海關大廈、匯豐銀行還在 我不打算作不專業的 「自由

嗎? J 母親突然問到 。 「都 心證 J '然基隆河河床的淤

在，還闇起來整修復舊 塞 、截彎取直縮減河道的寬

呢 。」 我這麼回答，心中開 度、汐止段河川線指定時完

始盤算是否安排去國際飯店 全忽略洩洪機能及汐止山坡

地的過度開發等原因，都比 渡口的阻礙，大滿潮的海水

中山橋橋敬更直接，只是拆 長驅直入倒灌了蘆洲地區，

橋最容易 。 形成的沼澤久久不退，至今

過去一到颱風季節台北盆 猶存於高速公路下 。

地就淹水，水利單位認為是 ;女窯與文化

關渡口太狹隘的關係(這個 W從遊覽車的後座到中段

理由多麼像中山橋橋擷阻礙 來找我 ，- 既然你們都說浦

了流水) ，於是把關渡口炸 西的老建築比浦東的好，浦

開了近一百公尺 。 有民國五 東為什麼不全都蓋浦西這樣

十三年記憶的台北市民都知 的建築呢? J ，- 因為蓋不出

道，炸完關渡口後的下一個 來了 ! J ，-為什麼呢? J W 

颱風叫葛樂禮，因為沒有關 不死心的追問 。「你知道汝



新世紀水的關懷 兩岸環保交流系列之

. '新世紀水的關懷海峽兩岸水資源豎環保」 參訪圈，一同在盧溝橋留影 。

窯吧， 北宋的瓷器到南宋都

燒不出來 。 」我引用了陳奇

融老師的這麼一句話回答 。

記憶回到公視正播映日本

人所製作的 〈 兩岸故宮 卜

場景是現在的河南臨汝'被

認為是北宋汝窯的遺址 。 科

學家們已用汝窯的碎片分析

出柚藥詳細的化學成分，工

藝家們已做好了與世間僅存

的那麼幾件汝窯一模一樣的

胚磁，裝滿了設計成與古窯

一般的窯中 。 開窯的一剎那

間，我只覺得那一窯瓷器醜

呆了 ! 果然沒多久它們全被

用鐵棍打成碎片 。

不但W不喜歡我的回答，

在一旁的 E也不以為然，後

來我才知道原來他們都不知

道汝窯是什麼東東 。 汝窯就

是趙估所要求的 「 雨過天

青 J ' E 聽到後認為是那個

領了宋徽宗冒意的工匠是關

鍵，這種推定固然是原因之

一 ，但絕非關鍵。關鍵是會

寫瘦金字體及出過 「踏花歸

去馬蹄香」畫題的皇帝為統

治者，是一種整個社會環境

都瀰漫著的文化情懷 。

我們怎麼會沒有文化? 兩

岸的人都認為目前政府是在

保存文化，大陸已有無數文

化古蹟列入 World Herita阱

，台灣也積極希望申請多處

勝景列為 World Heri tage 。

然而在面對真正細膩的文化

細部時，大家都露出7馬

腳 。

在時報文教基金會及上海

同濟大學共同主辦的新世紀

水的關懷 海峽兩岸環

保交流系列上海論壇研討會

上，報告者提出在三峽壩建

造過程中，學校被邀請參與

生態、水文... . .. ，但文化

呢?我們讀 ( 水經江水注 〉

對三峽的描述將永沉壩底，

這麼大規模的搬遷會影響多

久? 也記得在鹽寮的工寮

中，我們提出平埔族原住民

的陳1霄，許多他們祖先傳說

的聖樹 、 煉鐵的水池..... . , 

都被核四的施工破壞了 。 工

程單位立刻以輕蔑的表情說

明，他們請了考古專家去挖

掘，當然什麼都沒有 。 然後

他們形容著聖樹及煉鐵的水

池是多麼的平凡與可笑，以

為只要帶我們去看一眼，我

們立刻會同意他們的看法 。

髮線

我曾用一個曾紹杰老師刻

印章的故事作為報告的開

始，現在作為文章的結束 。

他對學生說 r這一條線再

移過來一根頭髮的距離，就

完美了 。」 刻過印章的人都

知道，即使是這樣微細的差

異， 一樣必須磨掉重刻 。

(作者為現任監察委員，時

報文教基金會河川保護小組

顧問 )


